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自建国前后开始至 90 年代 50 多年的历史而言，其中的节点当然是这些对中国
和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：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；2、
抗美援朝；3、反右倾运动；4、60 年代饥荒；5、文化大革命；6、80-90 年代
改革开放。 
在这些历史节点中，各色人物等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
剧，人性之善恶也是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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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作家杨晓文的“兰州人”三部曲第三部《兰州大碗》，正是一部这样的
以兰州及其历史为背景，以兰州“人民”为历史主体，以近 50 年来中国历史
的节点为表现人性场所，叙说人间悲欢离合的方言话剧。 
说到兰州的历史背景，当然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大背景，想来这个人们是并
不陌生的，所以，如何来说出在这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地域的人民的爱恨病死与
人性，就不只是体现了剧作家历史世界观，而且也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与生活
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与自己的理解。 
由此开始来说兰州方言话剧《兰州大碗》，当有以下两点是值得大书特书
的： 
  
第一、没有情节，只有细节；没有逻辑，只有生活。 
  
在《兰州大碗》中,我们注意到,依靠外在的逻辑组织推导的情节与冲突已
经消失，通常意义上我们能看到的那些“刻意”的戏剧性已被普通人的生存状
态：生活与细节的不可左右所替代。他们曾是历史这个构造史逻辑链条上的尘
埃，但现在已是戏剧生活的“主角”。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。戏剧观念的转
变，不只是写作技巧的改变，更是对生活与历史及其中的人的命运的认识的转
变。 
这一变化是深刻的，这意味着历史的逻辑起点已经改变，同时也意味着，
关于人自身的出发的基点，也可以有不同的设想。人其实是生活于瞬间的，也
就是说，命运其实在细节，命运由许许多多的细节与瞬间构成，而不是预设的
逻辑过程或者某一套组织规则的产物。 
马五的命运就说明，要想掌控自己的命运,就要把握生活的瞬间。岳老三
的命运也说明，任何的预设都是无能为力的，生活不在逻辑组织之内。 
在这里，人的问题不再只是逻辑所能解决的，人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困
难与麻烦之中，这些困难、麻烦，甚至困境、窘境，它要求实际的解决，而不
是需要一个逻辑理念的答案，逻辑理念的答案在这里没有实际的切身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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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正如锁子所需要的不是一堆关于锁子的内部构造的原理，它要求的是一把与
之相配的钥匙。”我们看看岳老三送子的那场戏，就会看到，为什么 后他决
定再也不送孩子，就是因为预设的逻辑面对现实的生活，根本无法解决他的问
题，所以在瞬间，他做出 后的属于自己的决定。 
  
第二、人的分类与人性的历史现实 
  
1、人的分类与《兰州大碗》中人物 
读剧本《兰州大碗》，反观人及其生活状态，《兰州大碗》中的人物，大
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： 
  
（1）依本能而活着的人 
如刘警长这样的人，他们也可以说是动物的人，这类人不反观自己，依动
物的本能性生活；或者说，人对于自己，在某些地方是依靠动物本能性生活
的；他们本能地趋利避害，不论是非曲直，遵循进化论的弱肉强食。所以他才
可以翻脸不认人，可以看着尕锁呐砸断手指而无动于衷，可以在吃完马五的牛
肉面后又算计他。 
  
（2）为生存而奔波的人 
他们如岳老三、尕锁呐这类人，为衣食忧，追求物质生存就成为他们主要
的活动，这类人其实是生活的大多数，他们为物质的匮乏所困，一生的目标是
改变自己的物质状况。他们追求物质还只是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满足，脱开生
存的底线，为物质匮乏而劳碌，为防止再次陷入这个底线而不停地劳作，更多
的时候还仍然在物质底线上奔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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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还谈不上人的主体性与主动介入，而只有盲目接受。正因为此，
在岳老三的眼中，政治的人对他而言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。 
  
（3）为观念而活着的人 
王素贞、马明灯、范士清等，当是为观念而活着的人。他们或为政治、或
为知识所累，都有被这些异化后的痕迹，无法处理自己的精神状况与现实苦
恼。虽然他们是有思想观念的人，但这个思想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责难，
终难免为成右派而痛苦，也难免为困境绝望而自杀。倒是脱离具体观念而又
可以为具体观念服务的绘画，让范士清在沉沉浮浮中明白了许多观念之外的做
人道理，他也进而学会另一套处事规则，学会了保护自己，但也早已斯文扫
地。 
  
（4）据现实生活而立的人 
马五，是剧中贯穿始终的人物，也可见这个人物的重要，当是寄寓了作家
的关于人的生存智慧的。他欲脱离精神与物质之苦。但具体的生活境遇，也总
使他在不停地改变自己，或者说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处事策略。也可见据现实生
活而立的的瞬间决定性与长久的困难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老
百姓的身影，虽然其中也不乏胡涂帐。这才是作家的“人民”。 
  
以上是我们依据剧本开始的人的分类，由此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，说说人
性的历史现实，由此也可以读出剧作家更多隐藏的写作动机与困难。 
  
2、人性的历史现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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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既是现实的，也是历史的。说它是现实的，是因为当下的生活有关于
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，对人性有现实的要求，说它是历史的，是因
为关于对人性的规定性的历史积淀，人一样无法脱开。 
历来的观点是，人要确认自身，就离不开参照物。比如人与动物相比较；
比如人与物质的关系；比如人在历史文化，尤其是宗教中，处于何种位置；比
如人与科学技术（尤其是机器）等等，人也正是基于这些，由此出发来构造自
己。这些都是把人的本质看做或是人之外事物的一部分，或是与人之外的事物
对抗的存在。 
但更重要的还在于，人可以“反省自身”，正因为人可以“反省自身”，
所以任何关于人的观念，就不会有“自始至终”，而是处于不停的修改与修正
之中。 
首先，人性是现实的，善恶是有逻辑起点的。同时，问题还不在于什么是
善，什么是恶，更为关键的，是以何来确定善与恶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
《兰州大碗》中，以善恶好坏来评价一个人， 终可能会失效，这也正是我们
说其中“没有情节，只有细节”的理由，因为一到细节，我们就发现逻辑起点
总是处于变化之中。所以我们无法判定，在这里，一个政治的人比一个动物的
人高尚多少；一个知识的人又比一个物质的人聪明多少。这些都是因为判定他
们的逻辑起点各自不同，各自有各自的规则。而且更多的时候，由于这些规则
是如此地不同与毫不相干，所以很容易让人处于两难甚至无所适从的地步。但
对于作家而言,他必须选择。 
其次，以历史为据,有些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既然现实生活会使人两难与
无所适从，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能选择呢？当然要，而且必需选择，同时也
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。马明灯就是一例，如果马明灯 后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
择活下来，如果我们因他活下来而认为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，我不认为这样的
判断有什么错。 
做了什么也一样可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为什么有些生
活我们会认为是不值得过的？就是因为人性除了与身外之物对比中有一部分身
外之物的属性进人人性的规定性中来以外，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部分，那就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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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反省自身中留下来的那部分，它们是人性的历史与延续，它们从更本质上
规范着人。 
所以在人性是现实的基础上，还有一个，人性是历史的。正是这个历史，
使得人的一些爱恨情仇有了长久的理由；正是这个历史，也使得人的悲欢离合
一再上演；也正是这个历史，写作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。 
第三，人在自我构造的人性与动物性等其他属性之间摇罢。 
抽象的人性首先是一种化约的理念的构造，而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，是境
遇，是事件，它们在概念设置的规律之外。人面对的正是这个困境，对于个人
来说，每一次都是全新的，是新问题，是无法重复处理的。人的具体的困难更
多地在于思想的困境，是在于人能“反省”，这点是要引起注意的，对于不会
反省的动物而言，不会有人的那种困境，或者说，人如果像那些动物一样生
活，人就不会有那么多是困境。所以对于人来说，如何“活着”，就很重要。
而考验人及其人性的极端状态，当是历史节点中的事件。这话也可以反过来
说，选择以何种历史节点与事件来认识时代与时代的人，也一样体现着作家对
于人的思考与理想。 
  
第三、我们都是在尘世寻找天堂的人 
  
每个人都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只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脸，
正因为是独一无二的，你就得为它负责，也只有为它负责，才能证明你不枉在
这世间活过。但活着，还不只是为衣食忧，还不只是做一个动物的人或是物质
的或政治的或知识的人，他们的心中都应当还有一个天堂，它既是不为“衣食
忧”而压垮的支柱，也是人活着而被赋予意义与追求的理由。 
作家的责任，也就不只是要描写情节与冲突,说出细节与事实，而且还要
造一个美梦；作家的责任也就不只是批判或赞美，更在于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
个高于为“衣食忧”的天堂，而且，这天堂就在尘世的某处，我们为这尘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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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堂而劳作，也因此我们爱这尘世的生活。一切都应基于这个独一无二的人，
基于他自身，从他自己开始，而不是或限于生活的泥淖或落于虚空高蹈。 
这样，无论是历史，还是事件；无论是情节，还是细节；无论是逻辑，还
是生活；无论是现实的人性，还是历史的人性，如此等等，到 后，都要是这
样的： 
我们，马五、岳老三、范士清、王素贞、马明灯、尕锁呐，甚至刘警长
等，我们不应只是在世间经受苦难的人,我们还都应当是在尘世寻找天堂的
人。 
  
 
